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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峰
说起因明，不能不提到陈那、法称两位论师。陈那论师是划时代的人物，他是新因明的奠基者，又是整个因明的集大成者，被尊为“新因明之父”，他达到了因明的巅峰。陈那论师著名的因明专著有八部，其中《因明正理门论》是他前期的代表作，是汉传因明研究的重要论典，《集量论》是他后期的代表作，是他的巅峰之作，也是荟萃他一生因明思想精华的一部完整论著，被藏传因明奉为《量经》。
法称论师是陈那论师的再传弟子，与龙树、提婆、无著、世亲、陈那诸贤比肩，并称为六庄严。他扬弃了陈那论师的思想学说，对藏传因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法称论师重要的因明著作有七部，著名的《释量论》就是对陈那论师《集量论》的注解，也是因明学者必备的重要典籍。
因明传入中国，可谓花开两朵，各呈异彩。藏传因明保存了大量中古印度的因明著作，陈那论师的《集量论》虽然被奉为《量经》，但法称论师的《释量论》却是藏传学者学习因明最权威的著作，在藏传佛教中备受推崇和重视，并成为藏传佛教必学五部大论之一。藏传因明一直传承着法称论师的思想学说，延绵至今，无有间断。
汉传因明的主要典籍是陈那论师早期著作《因明正理门论》和其弟子商羯罗主为精简《因明正理门论》而著的《因明入正理论》，被称为“汉传因明二论”，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佛教经典译传的过程中，虽然也翻译了陈那论师的其他一些著作，但不久即亡佚。遗憾的是著名的佛典翻译家玄奘大师竟然连代表陈那论师思想精髓的经典著作《集量论》都没有翻译。更可悲的是随着大师的离去，因明也渐受冷落，宋元以后，几成绝学。近代虽有复苏，但还是多拘泥于“二论”，并没有涉入因明的核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因明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汉藏因明携起手来，召开因明研讨会、办因明培训班、出版因明论文集……“抢救绝学”行动全面展开。特别是近几年来，因明研究渐成规模，一年一会一刊，两年一次培训班，很多高等院校开设因明课，并且招收因明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更可喜的是成立了因明专业委员会，对因明来说，成立如此国家级别的组织是前所未有的；就佛教而言，中观、唯识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如此高的国家级别的组织，这是因明的荣耀！
欣喜之余，又不免扼腕叹息：因明是佛教的重要内容，现在学界都为之如火如荼，可是佛教内部却十分冷静，很少有人问津。僧界的冷漠，源之于对因明的误解，一方面以五明为依据，将因明直接排除到佛法之外；另一方面把因明仅视为辩论工具，他们认为修行不在嘴上，讲究的是内证，追求的是“言语道断，心行寂灭”的境界，而因明是言说，与解脱无关，甚至以为是修行的障碍，对因明嗤之以鼻。还有人由于因明的语言艰涩，就望而却步了。
欣慰的是，就在这冷清的氛围里，刚晓法师却发现了因明的独特价值，不畏艰辛，不怕坐冷板凳，甘于寂寞。潜心于因明，穷究其典籍，孜孜不倦，他优游其间，一下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来，他的担当之志始终未变。佛教传入中国，宗派创立，禅净二宗盛行。由于对禅净二宗的核心思想的误解、曲解，中国佛教出现的某些弊端，导致修行者的思维混乱。正思维引导正智，正智树立正见，有了正见才能解脱，而因明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培养正思维。修学一定要有次第，而因明乃修学之始。玄奘、义净两位大师在印度求法时，他们所学的五科中，就有因明，学习次第也是以因明、对法为始，中观、瑜伽行为终。“秦人好简，自古如是”。再加上学佛者，志虽大乘，但心浮气躁，好高骛远，修无章法，学无次第。“一失次第，便入魔道”。参禅念佛者，多如牛毛，可结果如何？“观浮屠门内，变禅为惨、成净为阱者，比比皆是”，“言三界万有幻生幻灭、法界佛性如如不动者众，而稍获现证者未一寓目也”。刚晓法师看在眼里，痛在心上，为改变佛门内修行者这一陋习，他决定以弘扬因明为志向，以研习因明为基点，以舍我其谁的气概，敢于担当；以度己的信念，乐于担当；以度人的悲心，甘于担当；以强烈的荷担如来家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迎难而上。他从初发心至今，担当弘传因明之志，二十年来，始终没变。
二十年来，他“啃硬骨头”的精神始终未变。出家人既可以成为游遍山水、参尽圣地的云水僧，也可以成为结跏趺坐、了生脱死的禅者，又可以成为手持佛珠、向往极乐的念佛者……但刚晓法师却选择了对经典的研习，并且偏选择了难治的因明。说因明是难治之学，是因为因明与古印度各种思想学派有很多交涉之处，如果没有对古印度思想学派深入的了解，很难明了因明的内涵；因明是佛教的重要部分，如果不精通佛理，也很难获得因明的精髓。量论是因明的核心，但量论的典籍汉译本最近才有。比如《集量论》直至到上世纪才有由藏文翻译的版本，可吕澂先生的是节译本，法尊法师的是编译本，韩镜清先生的译本虽然完整，但是手稿，修改之处，很难辨认，甚至涂改的地方，成了一堆墨疙瘩，简直无法辨认。刚晓法师在解读《集量论》的时候就是以他们的译本为蓝本，其难易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刚晓法师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也没有放弃因明的研习。因明在别人眼里是一块“硬骨头”，而他凭着自己特有的一股犟劲、韧劲和拼劲，偏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不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前行的道路愈难，其心愈专，其志愈坚。二十年来，他除了忙完自己的法务外，就沉潜在因明的典籍里，在“啃”令人费解的因明论著，每每至深夜。有事外出，随身物品很少的他，但绝不会少了一本《集量论》或《释量论》，抽空随时翻阅。二十年来，他生活的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他“啃”因明这块“硬骨头”的劲头，始终未曾改变。
二十年来，他的立场始终未变。无论是无著、世亲菩萨时代到陈那论师时代，还是陈那论师时代到法称论师时代，因明的架构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由规则的规范到因的推演，再到量的认知；因明的思想观念也在不断变化，由陈那论师的究竟“无境”到法称论师的方便“有境”，陈那论师《集量论》根本没有“成量品”到法称论师的《释量论》中特增了“成量品”；对因明的解读方式也在不断变化，由单一的论著诠释到与逻辑、墨辩多角度的比较、碰撞；对因明典籍的解读越来越深入、细化，“过类”的取舍，现量定义的诠释（陈那论师把现量定义为“离分别”，法称论师增添了“不错乱”，藏传因明学者又补上了“新生无欺”）等等。在因明异彩纷呈的嬗变中，刚晓法师始终站在大乘佛教的立场，始终以“唯识无境”为思想核心，以陈那论师的理念为准绳，从不迷信权威，也不人云亦云。无论是《<集量论>解说》，或者是《<释量论>讲记》，还是《<量理宝藏论>讲记》，都是如此。刚晓法师坚持这一原则，二十年来，从未改变。
刚晓法师研习因明在不变的基础上，也有变化。他不仅研习了“汉传二论”，还深入探讨了因明的量论。他的《<集量论>解说》、《<释量论>讲记》、《<量理宝藏论>讲记》等的出版，填补了汉传因明解读量论的空白，打破了汉传因明只研究“汉传二论”的僵局，标志着汉传因明进入新的格局。
从刚晓法师的研习成果可以看出，并不是一本本的专著，出版的因明类的著作大部分是讲记。佛典浩瀚，义理深奥，“宅中宝藏，非指示而莫晓；衣里明珠，必解说而方知”。讲记是讲经说法的记录，讲记是讲经说法的一种方式，它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弥补现场说法稍纵即逝的不足。从另一方面说，它就是经典的解读，是原著作者生命的延续，是原著作者思想精华的凝聚。肩负着对经典的继承，避免经典的隐没和沦失。对经论的讲记相当于孔子所说的“述而不作”的“述”。“述”，即是对经论的解读和诠释，能“述”好，并非易事，解读者必须对原著思想有透切的把握，这需要解读者有卓越的理解力与广博的知识。“述”，但绝不是照本宣科，死板地对原意重复，而是在对原典澄明的基础上，伴随着对原典的理解和陈述，将原典的精髓升华，将原典的思想拓宽和深化。
讲记，如果解读者只能在原典所划定的篱笆墙内跑马，依附于“大师”的羽翼之下，不敢越雷池一步，那么，原典就如同一具枷锁，束缚了解读者的手脚。解读者只是一个传话器，自己的脑袋，别人的思想，只能消磨自己的生命时光，别无他益。其实，解读者不仅可以将原典欠缺之处补之，错误之处改之，还可以就“原典”而评说，托“原典”而立说。
刚晓法师出版的这些讲记，并非同一种模式，同一种步调，亦步亦趋，生搬硬套地依文解字。纵观他的这些讲记，就不难发现他的思想的变化。从刻意忘掉自己，进入作者的角色，或者只是把读者引领到佛菩萨面前，到在解读原著的时候，对某些章句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正如朱熹在他的《大学章句序》中所说“间亦窃附己意”。再到现在的于读原典时刻意要“show”一下，甚至“有些跑偏”，大有“我注六经”变成了“六经注我”的意味。这种思想不仅表现在刚出版的《<定量论>释义》中，更表现在即将出版的《<解能量论>法云释》里。
法称生活的年代，佛教发展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已经显露出明显的颓势。法称论师看到大部分的人士都喜欢世间那些庸俗的知识，不再修学能增长智慧的佛教论著了，不但不学，还生起瞋恨心。更可气的是将他的著作系在狗尾巴上，让书页散落各处，来奚落他。这是佛教的不幸，也是时代的悲哀。“如众河流归大海，吾论隐没于自身”无不流露出他对世人可怜可悲的忧伤之情，无不流露出他对自己论著知音难觅可叹可惜的失落之感。尽管如此，他还想拯众生于倒悬之危，救佛教于累卵之急，决定将《释量论》深奥的义理让弟子帝释慧做注解，并借此机会培育后学，担当起绍隆佛种、续佛慧命的重任，使佛教后继有人。可是限于天资，帝释慧不能充分把握他的思想精髓，三易其稿，他都不满意。为了给弟子做示范，于是就自注了《释量论》的第一品——为自比量品。
正确的认识只有两种，一种是现量，另一种是比量。我们凡夫没有达到真正的现量的能力，我们认识事物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为自比量品就是探讨如何获得正确的思维、明辨是非的理智。法称论师在解释陈那论师的《集量论》时，就把“为自比量品”放在首位，给弟子做示范时又把它作为范例，可见此品在法称论师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法称论师的这个自注也称《解能量论》，长达十一卷之多，内容可谓够详尽的了，如果再对它释义是否显得多余？其实，不但不多余，而且十分有必要。学佛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脱，能否解脱的关键首先就是能否有正确的思维以获得正见。但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更不能有所受益。《解能量论》的释义有助于正确思维，获得正见，有利于解脱。
因明是佛教的，但又不为佛教所独有。因明的价值不是仅提供“史”的资料，成为考究历史的活化石。“绝学”不绝，它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未曾离开我们半步。因明论著中“量”的独特方法，对人们认识事物具有有效的实用价值，古代如此，当今也不例外。因为不同的时代，会面临不同的问题。而一本著作不可能脱离它的时代，但可以超越它的时代，它虽然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却可以为后世提供思想性的见解，后人在解读著作时，根据其所蕴含的义理，针对所处时代的问题就可以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解能量论》也是如此。当今与法称论师所处的时代差别很大，只有对他的著作结合当今时代做进一步阐释，才能发掘出应有的、新的价值。
刚晓法师凭着深厚的佛学功底，卓越的见识，敏锐的洞察力，独特的风格，在解读法称论师的《解能量论》时，不断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并有新的发现，提出新的见解。这对领悟《解能量论》的内涵，对修行、生活都大有裨益。刚晓法师的这本《<解能量论>法云释》的价值也在于此，其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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